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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度集团平叛日历简编之一

陈冠明
（鲁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烟台２６４０３９）

摘　要：“裴度集团”，是指唐宪宗元和年间以裴度为首，马总为副，韩愈第三，以平定、征讨淮蔡、镇冀、淄青等反叛

藩镇为目的之军事行动集团。军事行动集团即为彰义节度使、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裴度之幕僚群体，在平淮蔡、征镇

冀、讨淄青前后，形成一个政治利益集团兼文学创作集团。平淮西是唐代继平定“安史之乱”之后，又一次军国大事，与

征镇冀王承宗、讨淄青李师道，时间上交叉平行，前后４年。“裴度集团”形成在元和十二年（８１７年）七月，裴度为门下

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期间，韩愈《平淮西碑》被推倒磨毁，段文昌重撰、建立《平淮

西碑》。讫止年在元和十四年（８１９年）四月：裴度罢相，失去中枢权力，“裴度集团”活动宣告中止。考订日期，尽可能

准确至“日”，采用唐代史书“日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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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度集团”，是指唐宪宗元和年间（８０６－８２０年）

以裴度为首，马总为副，韩愈第三，以平定、征讨淮蔡、

镇冀、淄青等反叛藩镇为目的之军事行动集团；在平
定、征讨淮蔡、镇冀、淄青整个过程中，实际已经形成
一个政治利益集团兼文学创作集团。军事行动集团
依附于政治利益集团；文学创作集团依附于军事行动
集团，事实上以韩愈为首。

“裴度集团”形成在元和十二年（８１７年）七月。
《资治通鉴》卷二四○，元和十二年 （８１７年）七月丙
戌，以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
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度以韩弘已为都统，不欲更为
招讨，请但称宣慰处置使，奏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
使，右庶子韩愈为彰义行军司马，判官、书记皆朝廷之
选，上皆从之。

军事行动集团即为彰义节度使、淮西宣慰招讨处
置使裴度之幕僚群体，韩愈记载如下。

韩愈《韩昌黎集·华岳题名》：“淮西宣慰处置使
门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马
总、行军司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韩愈、判官司勋
员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员外郎兼侍御史冯宿、

掌书记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闵、都知兵马使左骁
卫将军威远军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悦、左厢都押衙兼都
虞侯左卫将军兼御史中丞密国公高承简。”又见《旧唐

书·宪宗纪下》、《册府元龟》卷七一六。

从外围来看，平定淮蔡军事行动集团尚包括：唐
邓随节度使李愬、鄂岳节度使李道古、寿州团练使李
文通、河阳怀汝节度使乌重胤、忠武军 （陈许）节度使
李光颜等；此外，尚有淮西都统韩弘之子韩公武等。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十《平淮西碑》亦有详细记
录。李商隐《李义山诗集》卷上《韩碑》有约略记述：
“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腰悬相印作都
统，阴风惨淡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仪曹外郎
载笔随。行军司马智且勇，十四万众犹虎貔。”“圣
相”、“都统”，都是指裴度；“愬、武、古、通”，是李愬、韩
公武、李道古、李文通；“行军司马”就是韩愈。在重大
军事行动中，裴度集团核心人物与外围人物，呈现胶
着状态。

文学创作集团亦超出军事行动集团范围，即超出
彰义节度使、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裴度之幕僚群体，

外加柳宗元、刘禹锡、王建、张籍、杨巨源乃至姚合、鲍
溶等作家。创作亦贯穿于整个平叛军事行动之中，从
长安出发至蔡州途中开始。创作文体，既有诗歌，又
有散文、公文等。尽管政治、军事核心人物是裴度，但
在创作方面，韩愈无疑是中坚力量。宋叶适《习学记
言序目》卷四二《唐书五·列传》：“裴度能聚天下之望
在己，为公卿大夫所宗终其身。……韩愈科目辈行，



立朝所历，与度略等。而愈工文字，自致名闻，非度敢
望也。”所说正是此意。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一
对当时诗歌创作有记载，可以窥见一斑。
裴度选录韩愈进入彰义节度使、淮西宣慰招讨处

置使幕僚群体，任行军司马一职，是韩愈一生“历官”
转捩点。平淮西之后，韩愈仕途踏上坦途。尽管此后
经历曲折，总归一直在高层运转。宋陈振孙《直斋书
录解题》卷七《传记类》著录《韩文公历官记》一卷，“新
安张敦颐撰。颇疏略。其最误者，序言擒吴元济、出
牛元翼为一事，此大谬也。为裴度行军司马，在宪宗
元和时；奉使镇州王庭凑，在穆宗长庆时”。虽则“疏
略”、“谬”、“误”，而所载“擒吴元济”一大节目，毫无疑
问，是韩愈一生最重要的“历官”。
平淮西是唐代继平定“安史之乱”之后，又一次军

国大事。《新唐书·艺文志二》著录郑澥《凉国公平蔡
录》一卷、路隋《平淮西记》一卷，惜二书今皆不存。笔
者试图作全面补录，加上征镇冀王承宗，讨淄青李师
道。考订日期，尽可能准确至“日”，故名《裴度集团平
叛日历》。“日历”之名，初见《唐会要》卷六三，唐宪宗
时宰相于永贞元年（８０５年）奏撰。又《旧唐书·蒋偕
传》：“与柳氏、沈氏父子相继修国史、实录，时推良史，
京师云《蒋氏日历》，士族靡不家藏焉。”（参见《玉海》
卷四七《艺文·唐日历》）
平定淮蔡时间为四年，《新唐书·裴度传赞》所谓

“宪宗讨蔡，出入四年”是也。年限起讫，所说或有不
同。本文设定起始年在元和九年 （８１４年）闰八月，
是时，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元济匿丧，自总兵
柄，与镇冀王承宗、淄青李师道勾结串通；平淮蔡吴元
济与征镇冀王承宗、讨淄青李师道，时间上交叉平行。
本文设定讫止年在元和十四年 （８１９年）四月，裴度
罢相，失去中枢权利，“裴度集团”活动宣告中止。俱
荣俱损，自然法则。在这期间，韩愈《平淮西碑》被推
倒磨毁，段文昌重撰、建立《平淮西碑》。此一文学史
上重大公案，与政治集团之间斗争、权利倾轧相始终。

唐宪宗元和九年（８１４年）甲午

闰八月十二日，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元济
匿丧，自总兵柄，焚劫舞阳等四县。

《旧唐书·宪宗纪下》：九月己丑，“淮西节度使吴
少阳卒，其子元济匿丧，自总兵柄，乃焚劫舞阳等四
县。朝廷遣使吊祭，拒而不纳”。《新唐书·宪宗纪》：
“闰八月丙辰，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元济自称
知军事。”《资治通鉴》卷第二三九从《新唐书》，今从
之。
闰八月十七日，河阳节度使乌重胤兼汝州刺史。

《旧唐书·宪宗纪下》：九年闰八月辛酉，“以河阳
节度使乌重胤兼汝州刺史”。又见《乌重胤传》，《册府
元龟》卷一二○、卷三五九、卷三八五，《资治通鉴》卷
第二三九。《文苑英华》卷八八○韩愈《河阳军节度使
乌公先庙碑》记载稍详。
九月一日，李光颜为陈州刺史，充忠武都知兵马

使；十三日，袁滋检校兵部尚书，兼江陵尹、荆南节度
使；严绶检校司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

《旧唐书·宪宗纪下》：“九月甲戌朔，以洺州刺史
李光颜为陈州刺史、忠武军都知兵马使。丙戌，以山
南东道节度使袁滋检校兵部尚书，兼江陵尹、荆南节
度使。以荆南节度使严绶检校司空、襄州刺史、山南
东道节度使。”又见《资治通鉴》卷二三九。
十月三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卒。
《旧唐书·宪宗纪下》：“冬十月甲辰朔。丙午，金

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大学士、监修
国史、上柱国、赵国公李吉甫卒。”又见《新唐书·宪宗
纪》、《宰相表中》，《资治通鉴》卷二三九。
十月十九日，忠武军节度副使兼陈州刺史李光颜

为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使。
《旧唐书·宪宗纪下》：十月甲辰朔壬戌，“以忠武

军节度副使兼陈州刺史李光颜为许州刺史、忠武军节
度使”。又见《新唐书·宪宗纪》、《李光颜传》，《资治
通鉴》卷二三九，《册府元龟》卷三五九、卷三七四、卷
三九八。
十月二十一日，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加申、光、蔡

招抚使，督诸道兵招讨淮西吴元济。
《旧唐书·严绶传》：“九年，吴元济叛，朝议加兵，

以绶有弘恕之称，可委以戎柄，乃授山南东道节度使，
寻加淮西招抚使。”又见《新唐书·严绶传》。据《旧唐
书·宪宗纪下》，下制在甲子。又见《吴元济传》、《新
唐书·宪宗纪》、《册府元龟》卷一六五、《资治通鉴》卷
二三九。《招谕蔡州诏》见《唐大诏令集》，《全唐文》卷
五七作《晓谕淮西制》，稍略。此为朝廷第一次大规模
招讨淮西吴元济。
十一月二十五日，以中书舍人裴度为御史中丞。
《旧唐书·宪宗纪下》：“十一月甲戌朔……戊戌，

以中书舍人裴度为御史中丞。”按，《旧唐书·裴度传》
作“十月”，脱“一”字。
十二月，宣徽院五坊小使阅鹰犬于畿甸，所至必

厚邀供饷。下邽县令裴寰一无曲奉，小使构寰出慢
言，宪宗怒，促令摄寰下狱，以大不敬论。裴度力诤，
乃释寰。

《旧唐书·裴度传》：“宣徽院五坊小使，每岁秋按
鹰犬于畿甸，所至官吏必厚邀供饷，小不如意，即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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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索，百姓畏之如寇盗。……小使尝至下邽县，县令
裴寰性严刻，嫉其凶暴，公馆之外，一无曲奉。小使
怒，构寰出慢言。及上闻，宪宗怒，促令摄寰下狱，欲
以大不敬论。度入延英奏事，因极言论列，言寰无罪。
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无罪，即决五坊小使；如小使
无罪，即决裴寰。’度对曰：‘按罪诚如圣旨，但以裴寰
为令长，忧惜陛下百姓如此，岂可加罪？’上怒色遽霁。
翌日，令释寰。”“每岁秋”，《册府元龟》卷五四六作“每
岁冬”。《唐会要》卷五二、《册府元龟》卷一○一系于
十二月。
十二月二十五日，尚书右丞韦贯之以本官同中书

门下平章事，韩愈为代作《为韦相公让官表》。
《旧唐书·宪宗纪下》：“十二月甲辰朔……戊辰，

制以中大夫、守尚书右丞、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韦贯
之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见《新唐书·宪宗纪》、
《宰相表中》、《册府元龟》卷七三、《资治通鉴》卷二三
九。《唐大诏令集》卷四六录《韦贯之平章事制》，《文
苑英华》卷四四八作《韦贯之拜相制》。卷三八时韩愈
为考功郎中、知制诰，既草《尚书右丞韦贯之以本官同
中书门下平章事制》，又代为作《为韦相公让官表》，见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
裴度为御史中丞，奏崔从为侍御史、知杂事。
《唐会要》卷六十：“九年，裴度为御史中丞，奏崔

从为侍御史、知杂事。及度作相，奏自代为御史中丞。
从正色立朝，弹奏不避权幸。”又见《册府元龟》卷三二
四、卷五一三。
王建授昭应县丞，临行，献诗裴度。
《全唐诗》卷三○○王建《上裴度舍人》：“仙侣何

因记名姓，县丞头白走尘埃。”或与裴度援引有关。
同年杨巨源献诗裴度。
《全唐诗》卷三三三杨巨源《上裴中丞》，诗云“三

捷东堂总汉科”，指裴度进士及第及登博学宏词科，贤
良方正、能极言直谏科，是为“三捷”。又云“六年西掖
弘汤诰”，裴度元和五年 （８１０年）八月以起居舍人为
司封员外郎、知制诰，九年十月，改御史中丞。前后五
年，此云“六年”，似误。
韩愈曾在城南道边饮酒相遇，有诗。
《东雅堂昌黎集遗文·饮城南道边古墓上逢中丞

过赠礼部卫员外少室张道士》：“偶上城南土骨堆，共
倾春酒三五杯。为逢桃树相料理，不觉中丞喝道来。”
注：“中丞，谓裴度也。”

元和十年（８１５年）乙未

正月十七日，朝廷削夺吴元济在身官爵，下《讨吴
元济制》。

《旧唐书·宪宗纪下》：十年正月，“丙申，严绶帅
师次蔡州界。己亥，制削夺吴元济在身官爵”。又见
《吴元济传》、《太平御览》卷一一四引《唐书》。己亥为
十七日。《册府元龟》卷一二二曰：“自九年秋，元济以
其父众逆命，帝初推恩，信以待之，乃易置四面将帅，
命严师饰垒以临之，望其畏寤听命。贼乃分锐四出，
焚掠城邑，至有犯东畿者，繇是帝震怒，始下诏讨之。”
《册府元龟》卷一二二载《讨吴元济制》，又见卷二六、
卷四四三、卷四四八，《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九作《讨吴
元济敕》。
二月，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败于磁丘，退守唐州。
《册府元龟》卷四四三、《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并

载：“严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宪宗元和十年 （８１５
年）正月，诏讨淮西吴元济。二月甲辰，绶兵败于磁
丘。初，绶乘小胜，不设备，贼夜逼之，绶乃大北，退五
十余里，驰入唐州而守焉。”又略见《旧唐书·宪宗纪
下》、新旧《唐书·吴少阳传》。
柳公绰为鄂州刺史、鄂岳观察使，二月，诏公绰以

鄂岳兵五千隶安州刺史李听，率赴行营。韩愈与书，
与论军事，谈“为国立大功”，“行事适机宜”。

《旧唐书·柳公绰传》：“八年，移为鄂州刺史、鄂
岳观察使，乃迎母至江夏。九年，吴元济据蔡州叛，王
师讨伐，诏公绰以鄂岳兵五千隶安州刺史李听，率赴
行营。公绰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即日上奏，
愿自征行，许之。公绰自鄂济涢江，直抵安州，李听以
廉使之礼事之。”又见《新唐书·柳公绰传》，《太平御
览》卷二七七，《册府元龟》卷三八九、卷四二二。《资
治通鉴》卷二三九系于元和十年二月。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九有《与鄂州柳中丞
书》，谈“为国立大功”，“行事适机宜”，作于今年稍晚
之时。其《与鄂州柳中丞书又一首》又详论之。何焯
《义门读书记》卷三二《昌黎集·书序》：“字字着实。
观昌黎议礼制，谭兵、农、刑、律等文，稽古而不迂，适
时而不诡，经术纯明，非诸子修词者所及。”
三月九日，令杨元卿优恤淮蔡归顺百姓，权置行

蔡州。
《册府元龟》卷三一三：“初，朝廷比令元卿与李愬

会议于唐州东境，选要便处，权置行蔡州。如百姓等
渐有归顺者，便准敕优恤，必令全活。”又见卷一六五，
作“三月己巳”。《全唐文》卷六十作《令杨元卿优恤淮
蔡归顺百姓诏》，《唐大诏令集》卷九九作《置行蔡州
敕》，注：“元和十年三月。”“十年”误。
三月十四日，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裴度

以其母老，以为有伤孝理之风，请移近处，宪宗为改授
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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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刘禹锡自朗州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
时刘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
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旧唐书·宪宗纪下》：“三
月壬申朔……乙酉，以虔州司马韩泰为漳州刺史，以
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饶州司马韩晔为汀州刺
史，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台州司马陈谏为封
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以禹锡母老，请移近处，乃改
授连州刺史。”又见《太平御览》卷二五五、《册府元龟》
卷一四七、新旧《唐书·柳宗元传》、新旧《唐书·刘禹
锡传》、《资治通鉴》卷二三九等。《旧唐书·刘禹锡
传》载裴度之言最详：“刘禹锡有母，年八十余。今播
州西南极远，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锡诚合得罪，然
其老母必去不得，则与此子为死别，臣恐伤陛下孝理
之风。伏请屈法，稍移近处。”
四月十日，郓州师道遣盗烧河阴仓。
《旧唐书·宪宗纪下》：“辛亥，盗焚河阴转运院，

凡烧钱帛二十万贯匹、米二万四千八百石、仓室五十
五间。防院兵五百人营于县南，盗火发而不救，吕元
膺召其将杀之。自盗火发河阴，人情骇扰。”《吴元济
传》说：“五月，承宗、师道遣盗烧河阴仓。”《旧唐书·
宪宗纪下》、《资治通鉴》均将此事系于三月，而三月壬
申朔，无辛亥。《吴元济传》作五月，五月辛未朔，亦无
辛亥，《吴元济传》误。《历代通鉴辑览》卷六十将此事
置于“三月以柳宗元为柳州刺史刘禹锡为连州刺史”
与“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营”之间，而期
间无四月。四月壬寅朔，辛亥为十日。据《新唐书·
吴元济传》、《资治通鉴》，遣“盗焚河阴转运院”者，为
李师道，王承宗不与。
五月，裴度为淮西行营宣慰使。
《旧唐书·裴度传》：“寻以度兼刑部侍郎，奉使蔡

州行营，宣谕诸军。”按，兼刑部侍郎在奉使蔡州行营
还以后，盖《旧唐书·裴度传》“寻以度兼刑部侍郎”后
脱一“时”或“初”字。《新唐书·裴度传》：“王师讨蔡，
以度视行营诸军。”宣慰原因，《旧唐书·吴元济传》
说：“承宗、师道遣盗烧河阴仓，诏御史中丞裴度于军
前宣喻，观用兵形势。”《资治通鉴》卷二三九系于五
月。
裴度出使，杨巨源有诗送之。
《唐诗纪事》卷三五“杨巨源”条、《全唐诗》卷三三

三杨巨源《送裴中丞出使》云：“一清淮甸假朝纲，金印
初迎细柳黄。……宣谕生灵真重任，回轩应问石渠
郎。”“石渠郎”自称，时杨巨源为秘书省秘书郎。
裴度在淮西行营宣慰时，与鄂岳观察使柳公绰相

见，商讨行营事宜。
今年二月，柳公绰赴行营，本月尚在行营。柳公

绰与裴度元和初同为武元衡幕僚。此次在行营相见，
商讨行营事宜。韩愈有《与鄂州柳中丞书又一首》，见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九。
五月二十三日，裴度宣慰使还，言淮西必可取之

状；又言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勇而知义，必
能立功，终不辱命。所言军机，多合上旨。五月二十
六日，李光颜破时曲兵告捷，宪宗尤叹裴度之知人，加
兼刑部侍郎以宠之。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诸军讨淮西久未有功，五
月，上遣中丞裴度诣行营宣慰，察用兵形势。度还，言
淮西必可取之状。”《旧唐书·李光颜传》：“自裴度使
还，唯奏光颜勇而知义，终不辱命。”《吴元济传》：“五
月，承宗、师道遣盗烧河阴仓，诏御史中丞裴度于军前
宣喻，观用兵形势。度还奏曰：‘臣观诸将，唯光颜勇
义尽心，必有成功。’上意甚悦。翌日，光颜奏大破贼
于时曲，上曰：‘度知光颜，可谓至矣！’乃以度兼刑部
侍郎。”《裴度传》：“既还，帝问诸将之才，度曰：‘臣观
李光颜见义能勇，终有所成。’不数日，光颜奏大破贼
军于时曲，帝尤叹度之知人。”“不数日”，《新唐书·裴
度传》作“不三日”。裴度使还及上奏时间，史籍不载，
相比《旧唐书》与《新唐书》时间记载或表述，一般来
说，往往是前者具体、准确，而后者则是由于过度追求
简省而导致模糊、差误。此处却是少有之例外，所据
当为《宪宗实录》。则裴度使还上奏时间约在二十三
日。《旧唐书·宪宗纪下》、《唐会要》卷五九作“辛巳，
御史中丞裴度兼刑部侍郎”。又见《册府元龟》卷六五
四。辛巳为十一日。《册府元龟》卷五一三作“迁刑部
侍郎兼御史中丞”。均谓使还“加兼刑部侍郎以宠
之”。以上史料，至少有三处问题：一，谓“辛巳，御史
中丞裴度兼刑部侍郎”，非；二，谓裴度以“知光颜”而
加兼刑部侍郎，非；三，谓辛巳“时度自淮西行营宣慰
还”，非。五月辛巳十一日当是裴度出使时间，而使还
则在二十三日，说见下。《旧唐书·宪宗纪下》、《资治
通鉴》卷二三九系于五月，“丙申，李光颜大破贼党于
洄曲。……至是告捷，京师相贺，上尤赏度之知人”。
丙申为二十六日。“加兼刑部侍郎以宠之”在此时。
裴度多次论淮西事宜，奏兵可用；考功郎中、知制

诰韩愈声援裴度，上言以为淮西破败可立而待。
韩愈在考功郎中、知制诰任。裴度屡屡上言淮西

用兵，韩愈竭力支持、声援，上言以为淮西破败可立而
待。《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度还，言淮西必可取之
状，且曰：‘观诸将，惟李光颜勇而知义，必能立功。’上
悦。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上言，以为：‘淮西三小州，
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
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因条陈用兵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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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韩愈有《论淮西事宜状》，见《五百家注昌黎文集》
卷四十，有“臣谬承恩宠，获掌纶诰，地亲职重，不同庶
寮”等语，即指为考功郎中、知制诰。
李翱《李文公集》卷十一《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

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愈）行状》：
“朝廷之贤，恬然于所安，以苟不用兵为贵，议多与裴
丞相异。唯公以为：‘盗杀宰相，而遂息兵，其为懦甚
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与裴丞
相议合，故兵遂用。”所谓“议多与裴丞相异”者，按《文
苑英华》卷六一六载张述《代韩仆射谏伐淮西表》、王
计《代王仆射谏伐淮西表》、陆行俭《代淄青谏伐淮西
表》等。此即所谓“朝廷之贤”之代言。
裴度献议请讨淮西吴元济，六月三日，镇州王承

宗、郓州李师道俱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与裴度，宰相
武元衡遇害，裴度重伤。

《太平御览》卷二九一引《唐书》曰：“元和十年，王
师讨淮西，镇州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李师道谋挠
王师，遣刺客于京城，杀宰相武元衡。”《新唐书·李师
道传》：“又有说师道曰：‘上虽志讨蔡，谋皆出宰相，而
武元衡得君，愿为袁盎事，后宰相必惧，请罢兵，是不
用师，蔡围解矣。’乃使人杀元衡，伤裴度。”《旧唐书·
裴度传》：“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师道俱遣刺客刺宰相
武元衡，亦令刺度。是日，度出通化里，盗三以剑击
度，初断靴带，次中背，才绝单衣，后微伤其首，度堕
马。会度带毡帽，故创不至深。贼又挥刃追度，度从
人王义乃持贼连呼甚急，贼反刃断义手，乃得去。度
已堕沟中，贼谓度已死，乃舍去。”又见《册府元龟》卷
八○四。《旧唐书·吴元济传》作“度重伤而免”，《太
平御览》卷一一四引《唐书》作“伤首而免”。事件前后
经过，《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叙述最为详尽，《太平广
记》卷一五三引《续定命录》有细节叙述。若无王义舍
身捍卫，裴度难逃此劫。
仆人王义为保卫裴度而死，裴度自为文祭之，厚

给其妻子。
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中“晋公祭王义”条：“裴晋

公为盗所伤刺，隶人王义扞刃死之，公乃自为文以祭，
厚给其妻子。是岁，进士为《王义传》者，十有二三。”
又见宋王谠《唐语林》卷六、宋钱易《南部新书》卷戊。
《南部新书》谓：“是岁，进士撰《王义传》者三之二。”王
义身份，上引史料有“从人”、“傔人”、“骖乘”、“隶人”
诸说，《册府元龟》卷五七称为“佣者”，又卷八○四称
为“步从人”。综合来看，称为“步从人”较为合适，犹
如后世所谓“马前”、“马后”。裴度《祭王义文》已佚。
时论以为宰相武元衡遇害，皆以议讨吴元济之

故；或欲罢裴度之官以安镇、郓二镇。

《旧唐书·裴度传》：“元衡遇害，献计者或请罢度
官以安二镇之心，宪宗大怒曰：‘若罢度官，是奸计得
行，朝纲何以振举？吾用度一人，足以破此二贼矣。’
度亦以平贼为己任。度以所伤请告二十余日，诏以卫
兵宿度私第，中使问讯不绝。”又见《资治通鉴》卷二三
九、《册府元龟》卷五七。《新唐书·裴度传》作“吾倚
度，足破三贼矣”。则在王承宗、李师道之外，加上淮
西吴元济。
宋孙甫《唐史论断》卷下《宪宗·用裴度相》：“前

代以来，天子有兴治平乱之志，而或功不成，事不立
者，明断不足也。以天子之尊，有明断之才，何为而不
可！……夫能知裴度之贤，足以破贼，明之至也。京
师凶贼窃发，杀害宰相，不挠用兵之计，断之至也。宜
乎不数年诛除宿盗，平定两河，尽复高祖、太宗之土。
向非明断之才，何以至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
五、《宋史》卷二九五《孙甫传》载当时语：“终岁读史，
不如一日听孙甫论。”故本文多引作论断。
裴度卧病养伤，诏以卫兵宿其第。
《旧唐书·裴度传》：“度以所伤请告二十余日，诏

以卫兵宿度私第，中使问讯不绝。”又见《册府元龟》卷
七三、《新唐书·裴度传》、《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太
平广记》卷一五三引《续定命录》：“度赖帽子顶厚，经
刀处，微伤如线数寸，旬余如平常。”
六月八日，宪宗特降诏书，云有能捉获贼者，赐钱

万贯，仍加超授。韩愈上《论捕贼行赏表》。
《旧唐书·宪宗纪下》：“诏京城诸道能捕贼者，赏

钱万贯，仍与五品官。敢有盖藏，全家诛戮，乃积钱三
万贯于东西市。京城大索，公卿、节将复壁重轑者皆
搜之。”诏书载《册府元龟》卷六四、《资治通鉴》卷二三
九，作戊申，即八日。《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三作《购杀
武元衡贼敕》，注：“元和十年六月。”为此，韩愈特上
《论捕贼行赏表》，强调行赏必信，见《五百家注昌黎文
集》卷三九。
六月十日，神策将士捕得刺客张晏等；二十八日，

诏诛之。
《旧唐书·宪宗纪下》：“庚戌，神策将士王士则、

王士平以盗名上言，且言王承宗所使，乃捕得张晏等
八人诛之。”《资治通鉴》卷二三九作“戊申”。戊申为
八日，庚戌为十日。《资治通鉴》又载：“戊辰，斩晏等
五人，杀其党十四人，李师道客竟潜匿亡去。”戊辰为
二十八日。《册府元龟》卷一五三：“［元和十四年］七
月丁丑朔，魏博执送淄青凶党王士元等一十六人，并
付京兆府杖杀之。初，盗杀武元衡，捕之未获。王承
宗之叔父士平上封，称贼出于承宗。乃诏悉收承宗将
卒，得张晏等三十人，初付仗内，狱鞫不得情。诏送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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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府，命监察御史陈中师与尹裴武同鞫之，狱成，皆处
斩。及田弘正平淄青，又奏擒获杀元衡贼二人。既
至，诏三司使推问，以其党与散亡，情实难验。既尝为
师道所指使，故皆笞杀之。”《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七载
《诛杀武元衡贼张晏等敕》。
吏部侍郎许孟容上言“起裴中丞为相，令主兵

柄”，时论以为有大臣风彩。
《旧唐书·许孟容传》：“征拜吏部侍郎。会十年

六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并伤议臣裴度。时淮夷逆命，
凶威方炽，王师问罪，未有成功。言事者继上章疏，请
罢兵。是时盗贼窃发，人情甚惑，独孟容诣中书雪涕
而言曰：‘昔汉廷有一汲黯，奸臣尚为寝谋。今主上英
明，朝廷未有过失，而狂贼敢尔无状，宁谓国无人乎！
然转祸为福，此其时也。莫若上闻，起裴中丞为相，令
主兵柄，大索贼党，穷其奸源。’后数日，度果为相，而
下诏行诛。时孟容议论人物，有大臣风彩。”又见《册
府元龟》卷四六五、《唐会要》卷五九、《新唐书·许孟
容传》、《资治通鉴》卷二三九。
六月二十三日，诏议王承宗之罪。
《旧唐书·宪宗纪》：“承宗上表怨咎武元衡，留中

不报。又肆指斥。上使持其表以示百官，群臣皆请问
罪。”《资治通鉴》卷二三九：“癸亥，诏以王承宗前后三
表出示百僚，议其罪。”癸亥为二十三日。
六月二十四日，裴度入对延英殿。
《旧唐书·裴度传》说：“未拜前一日，宣旨谓度

曰：‘不用宣政参假，即延英对来。’及度入对，抚谕周
至。”又见《册府元龟》卷七三、《新唐书·裴度传》。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系于甲子二十四日。
六月二十五日，裴度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

章事，韩愈代作让官表。
《旧唐书·宪宗纪下》：“乙丑，制以朝议郎、守御

史中丞、兼刑部侍郎、飞骑尉、赐紫金鱼袋裴度为朝请
大夫、守刑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新唐书·宪
宗纪》、《宰相表上》、《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并载：“乙
丑，御史中丞裴度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守刑部侍郎”误。《旧唐书·裴度传》说：“是日，度出
通化里，盗三以剑击度……居三日，诏以度为门下侍
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日”为三日，“居三日”则
为六日，离二十五日相距甚远。其中非有讹误，即有
脱漏。又，“门下侍郎”亦为“中书侍郎”之误。《册府
元龟》卷七三：“未拜相先一日，遣使诏度，不用到宣政
参假，便来延英候对。及见，念问周悉。明日，又召使
受制命。”

《文苑英华》卷四四八《裴度平章事制》作“可朝议
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勋赐如故”，注：

“元和十年六月。”又见《唐大诏令集》卷四六《裴度平
章事制》注：“元和十六年六月。”“十六年”衍“六”字。
又见《册府元龟》卷七三。韩愈为裴度代作《为裴相公
让官表》，见《全唐文》卷五四八，又见《新唐书·韩愈
传》。
裴度拜相，是历史之顺应，亦是时代之选择。
裴度拜相，由多种因素促成。
首先是宪宗拟大用裴度之念头与策略，由来已

久。《旧唐书·裴度传》说：“度劲正而言辩，尤长于政
体，凡所陈谕，感动物情。自魏博使还，宣达称旨，帝
深嘉属。又自蔡州劳军还，益听其言。尚以元衡秉
政，大用未果，自盗发都邑，便以大计属之。”《册府元
龟》卷七三亦说：“度知制诰时，田弘正初以魏博顺命，
度宣慰弘正军中。及见境内百姓，布扬德泽，上下感
悦，还奉称旨。度劲辨能言，军国情体，通达物情，尤
尚感激，繇是将帅多悦。自淮西行营还，帝益听信。
犹以武元衡辈在，尚未用度；衡遇害，便以大计属度。”
其次，裴度本身行政能力、内在素质、人格魅力。

归结起来，大要有６点：（１）“长于政体”；（２）“劲正”、
“劲辨”；（３）“言辩”、“能言”；（４）“感动物情”、“通达物
情”；（５）“宣达称旨”、“还奉称旨”；（６）“尤尚感激”。
其行政能力、内在素质、人格魅力，通过魏博宣慰、淮
西宣慰，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产生了极好的效果。
此为宰相之政治要件，缺一不可。而直接促成宪宗下
定决心者，一为“盗发都邑”，二为“衡遇害”。
再次，在朝廷，在政界，有强烈呼声。前引许孟容

语即是明证。在当时，许孟容只是一个“传声筒”，一
个“代言人”而已，真正需要裴度为相者，是此一时代，
是此一社会。“淮夷逆命，凶威方炽，王师问罪，未有
成功”，时代需要裴度，社会需要裴度。《旧唐书·裴
度传》：“时群盗干纪，变起都城，朝野恐骇。及度命相
制下，人情始安，以为必能殄寇。自是诛贼之计，日闻
献替，用军愈急。”《册府元龟》卷七三：“时外集天下
兵，而内有大恐。及度任政，人情始系以安危。”其是
之谓也。
裴度以为寇盗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

谋议，请于私第见客，许之。
《太平御览》卷四七五引《唐书》、《册府元龟》卷三

二一并曰：“裴度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以平贼报国为己
任。先是，德宗朝宰臣归私第，百官不敢及门。度以
方讨不廷，宰臣宜日接多士，冀有所闻，因奏请私第通
宾客。帝方属意，许之。四方布衣，尽得以策画干丞
相。至今宰臣私第接士，因度之请也。”又见《新唐书·
裴度传》、《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会要》卷五三。
《旧唐书·裴度传》未及。此后以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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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五日，宪宗下《绝王承宗朝贡敕》。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甲戌，诏数王承宗罪恶，

绝其朝贡，曰：‘其翻然改过，束身自归。攻讨之期，
更俟后命。’”敕文见《旧唐书·宪宗纪下》、《唐大诏
令集》卷一一九。
东都留守吕元膺捕得李师道下属杀武元衡凶手

訾嘉珍、门察，以槛车送京师。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元膺鞫訾嘉珍、门察，始

知杀武元衡者乃师道也，元膺密以闻；以槛车送二人
诣京师。上业已讨王承宗，不复穷治。元膺上言：
‘近日藩镇跋扈不臣，有可容贷者。至于师道谋屠都
城，烧宫阙，悖逆尤甚，不可不诛。’上以为然；而方讨
吴元济，绝王承宗，故未暇治师道也。”又见新旧《唐
书·李师道传》、《吕元膺传》。
盗杀宰相武元衡，赞善大夫白居易上疏急请捕

贼，执政恶其越职言事，七月，奏贬江州司马。
《旧唐书·白居易传》：“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

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
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执政方恶其
言事，奏贬为江州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
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又见《新唐书·白居易传》。《文苑英华》卷六九二白
居易《与师皋书》自言经过甚详。
八月，严绶镇襄阳，督诸军讨吴元济，闭壁经年，

无尺寸功，裴度屡言其军无政。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元和十年八月，己亥朔，

“李光颜败于时曲……初，上以严绶在河东，所遣裨
将多立功，故使镇襄阳，且督诸军讨吴元济。绶无他
材能，到军之日，倾府库，赉士卒，累年之积，一朝而
尽。又厚赂宦官以结声援，拥八州之众万余人屯境
上，闭壁经年，无尺寸功，裴度屡言其军无政”。又见
《册府元龟》卷四三八、卷四四○、卷四四五。《新唐
书·严绶传》谓“既未有以制贼，闭屯弥年不战”。
九月五日，以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弘欲倚贼

自重，不愿淮西速平。深恶李光颜力战，阴图挠屈。
《旧唐书·韩弘传》：“弘方镇汴州，当两河贼之

冲要，朝廷虑其异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颜、乌
重胤实当旗鼓。乃授弘淮西诸军行营都统，令兵部
郎中、知制诰李程宣赐官告。弘实不离理所，唯令其
子公武率师三千隶李光颜军。弘虽居统帅，阴为逗
挠之计。每闻献捷，辄数日不怡，其危国邀功如是。”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元和十年九月癸酉，“李光颜在
诸将中战最力，弘欲结其欢心，举大梁城索得一美妇
人，教之歌舞丝竹，饰以珠玉金翠，直数百万钱，遣使
遗之，使者先致书。光颜乃大飨将士，使者进妓，容

色绝世，一座尽惊。光颜谓使者曰：‘相公愍光颜羁
旅，赐以美妓，荷德诚深。然战士数万，皆弃家远来，
冒犯白刃，光颜何忍独以声色自娱悦乎！’因流涕，座
者皆泣。即于席上厚以缯帛赠使者，并妓返之，曰：
‘为光颜多谢相公，光颜以身许国，誓不与逆贼同戴
日月，死无贰矣！’”癸酉为五日。又见新旧《唐书·
李光颜传》、《册府元龟》卷三七四。
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二《唐书五·列

传》：“韩弘，贼也，去李师道、王承宗一间尔。而乃使
为统帅，责以成功，此武元衡、李吉甫之谬欤，去杜黄
裳远矣！”（《韩弘》）
十一月八日，裴度以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无

将帅之才，召为太子少保。
《旧唐书·宪宗纪下》：十一月，“乙亥，以山南东

道节度使严绶为太子少保”。《册府元龟》卷四三八
载严绶在淮西，“师徒万余，闭壁而已，经年无尺寸
功。裴度见帝，屡言绶非将帅之才，不可责以戎事。
乃拜太子少保”。又见卷四四○、卷四四五、新旧《唐
书·严绶传》、《资治通鉴》卷二三九。
国子助教张籍呈诗裴度。
《全唐诗》卷三八二张籍有《沙堤行呈裴相公》。
鄂岳观察使李道古进白龟，韩愈作《为宰相贺白

龟状》。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八《为宰相贺白龟

状》：“鄂岳观察使所进白龟。……古者谓龟为‘蔡’，
‘蔡’者，龟也。今始入贼地而获龟者，是获蔡也。
……是必擒其帅而得其地也。”
张弘靖以为戎事并兴，鲜有济者，不若并攻吴元

济，待淮西平，然后悉师河朔。
《旧唐书·张弘靖传》：“杀张晏后，宪宗欲遂伐

承宗。弘靖以为戎事并兴，鲜有济者，不若并攻元
济，待淮西平，然后悉师河朔。宪宗业已北讨，不为
之止，然亦重违其言。”又见《新唐书·张弘靖传》。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系于十二月。

元和十一年（８１６年）丙申

正月，裴度在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
宪宗支持裴度用兵，时上至宰臣、下至翰林学士，言
罢兵者，多被罢职。

《旧唐书·宪宗纪下》：十一年正月，“己巳，以中
书侍郎、平章事张弘靖检校吏部尚书，兼太原尹、北
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庚辰，翰林学士钱徽、萧
俛各守本官，以上疏请罢兵故也”。又见《册府元龟》
卷五七、《资治通鉴》卷二三九。
正月十七日，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东、幽州、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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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横海、魏博、昭义六道进讨。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

命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道进讨。”又
见《旧唐书·宪宗纪下》。
二月九日，以中书舍人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

章事。
《旧唐书·宪宗纪下》：二月癸卯，“以中书舍人、

权知礼部贡举、赐绯鱼袋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
事，赐紫金鱼袋”。又见《新唐书·宪宗纪》、《宰相表
中》，《资治通鉴》卷二三九，皆作“乙巳”。是月丁酉
朔，无癸卯；乙巳为九日。
三月四日，宪宗母皇太后王氏卒，裴度为礼仪

使；八月二十七日，祔于丰陵。
《旧唐书·宪宗纪下》：“三月庚午，皇太后崩于

兴庆宫之咸宁殿。”“八月……甲申，祔庄宪皇后于丰
陵。”八月甲午朔，无甲申，《资治通鉴》卷二三九作庚
申，即二十七日。《旧唐书·裴度传》：“十一年，庄宪
皇后崩，度为礼仪使。”又见《唐会要》卷三。
韩愈在中书舍人任。五月，以曾廷议蔡叛可诛，

与当时宰相张弘靖、韦贯之及现时宰相韦贯之、李逢
吉等意违，被摭以旧事，借故改为太子右庶子。
皇甫湜《皇甫持正集》卷六《韩文公墓志铭并

序》：“再迁中书舍人，廷议蔡叛可诛，与众意违，改右
庶子。”李翱《李文公集》卷十一《故正议大夫行尚书
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
“朝廷之贤，恬然于所安，以苟不用兵为贵，议多与裴
丞相异。唯公以为‘盗杀宰相，而遂息兵，其为懦甚
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与裴
丞相议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满迁中
书舍人，赐绯鱼袋，后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又见
新旧《唐书·韩愈传》。宰相为韦贯之、李逢吉。《五
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有《和侯协律咏笋》，正所谓
“物不得其平则鸣”也。
六月十日，唐州刺史、唐随邓节度使高霞寓败于

铁城，人情悚骇。宰相奏对，多请罢兵。宪宗以为不
然。于是独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罢兵者稍息。

《旧唐书·宪宗纪下》：“六月甲辰，高霞寓败于
铁城……是日人情悚骇，宰相奏对，多请罢兵。上
曰：‘胜负兵家常势，不可以一将失利，便沮成计。今
但议用兵方略，朝廷庶务，制置可否耳。’”又见《裴度
传》、《吴元济传》、《册府元龟》卷五七，所载角度不
同，文辞或异，所谓传闻异词。《资治通鉴》卷二三

九：“于是独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罢兵者亦稍息矣。”
七月十三日，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彰义军节度使，

治唐州。
《旧唐书·宪宗纪下》：“秋七月丁丑，贬随唐节

度使高霞寓为归州刺史……以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唐
州刺史、彰义军节度使、申光唐蔡随邓州观察使，权
以唐州为理所。”又见《资治通鉴》卷二三九。按，袁
滋为首鼠两端之人，而处之军事重地，必出于韦贯之
之计。时窦巩为袁滋幕僚，《全唐诗》卷二七一录其
《唐州东途作》：“绿林兵起结愁云，白羽飞书未解纷。
天子欲开三面网，莫将弓箭射官军。”甫至治所唐州，
未下车伊始，已经“欲开三面网”，请求吴元济“莫将
弓箭射官军”。
八月九日，时淮西、河北两处用兵，宰相韦贯之

以为“两处用兵，劳于供饷，请缓承宗而专讨元济”，
与裴度争论宪宗前，贯之罢知政事，为吏部侍郎。

《旧唐书·宪宗纪下》：“八月壬寅，以宰臣韦贯
之为吏部侍郎，罢知政事。贯之以淮西、河北两处用
兵，劳于供饷，请缓承宗而专讨元济，与裴度争论上
前故也。”“与裴度争是非于帝前”之事，《太平御览》
卷二九一引《唐书》、《旧唐书·韦贯之传》、《资治通
鉴》卷二三九、《册府元龟》卷三三三所载稍有不同。
九月十四日，韦贯之出为湖南观察使。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九月，“丙子，以韦贯之为

湖南观察使，犹坐前事也。辛巳，以吏部侍郎韦顗、
考功员外郎韦处厚等皆为远州刺史，张宿谗之，以为
贯之之党也”。又见《册府元龟》卷九三三。
十二月二十三日，闲厩宫苑使李愬取代袁滋为

彰义军节度使。
《旧唐书·宪宗纪下》：十一年十二月，“甲寅，以

闲厩宫苑使李愬检校左散骑常侍，兼邓州刺史，充唐
随邓等州节度使”。又见《资治通鉴》卷二三九，胡三
省注：“袁滋所谓‘开门揖盗’者也。”
是年，以裴度荐，黔中观察李道古为鄂岳沔蕲安

黄团练观察使。
《旧唐书·李道古传》：“由黔中观察为鄂岳沔蕲

安黄团练观察使，时元和十一年也。初，以柳公绰在
镇无功，议将代之，裴度言：‘道古嗣曹王皋之子，皋
尝以江汉兵遏希烈之乱，威惠至今在人，复用其子，
必能继美。’宪宗然之，故有此授。”《五百家注昌黎文
集》卷二八《曹成王碑》：“朝京师，改命观察鄂岳蕲沔
安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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